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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月25日早上，陈玉青所
在的连队进驻工地，他们主要负责宝幢
段的路基工程。来自17个系统单位的
145名青年，坐在10多辆军车上，浩浩
荡荡一路向东。

“别人都开玩笑说我们是杂牌军，
人员太散太杂。”陈玉青说，145人中，只
有16个女性，而且普遍年龄都较小。
作为指导员，陈玉青体贴地把她们都分
配到了各班任副班长。

“杂牌军”也有“杂牌军”的优势，陈
玉青就发掘了不少身怀一技之长的能
人。比如，来自宁波动力机厂的面点师
傅，被分配到了食堂，每天早上，三连的
馒头飘香，总能引得别的连队暗暗羡
慕。

陈玉青说，当时筑路突击营常驻人
员1000多号人分散住宿，有的租住农
民房，有的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他们
三连算是条件不错的，住在阿育王寺的
附属房里。每天早上6点不到，大家就
起床了，山里冷，毛巾都冻成了冰条，由
于炊事班来不及烧热水，他们只得用结
冰的水洗脸。

突击营需要在五十年代荒芜的旧

路基上“再加工”，但这些旧的路基不仅
荆棘丛生、杂草遍地，更面临土质不宜
施工等问题。大家只得到育王岭附近
的凤凰山上搬运泥土，缺少机械工具，
队员们便用肩挑，用手推车推拉。土方
推到路基上，再用“青蛙式”打夯机打
实。4个人抬起一个木头，跟着“嘿呦嘿
呦”的号子声，一下一下夯实着路基。

“当时整个工地都是建功立业的氛
围，身边每个人都是这样拼命地在干。”
陈玉青说，她深刻地感受到，这項工程
就像熔炉，很多年轻人变得不一样了。

让陈玉青骄傲的是，1984年 3月
23日，“杂牌军”在几个连队中率先完成
工程任务凯旋。三连的青年们也在筑
路劳动中交下了一生不忘的朋友，临分
别时，连那些平时沉默坚毅的汉子都哭
了，泪花中有激动又满是不舍。

为了记下这段珍贵的岁月，陈玉青
策划制作了一本共青团北仑铁路筑路
突击营第三连的纪念册，里面记载了每
一位队员的名字、性别、文化程度、所在
单位、家庭地址、特长。册子有些发黄，
翻看这一页一页的名录，34年前他们每
一张年轻鲜活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

余晶波提起当年的“共产主义筑
路突击营”，语气中充满自豪：“我们
突击营只有优秀的团员青年才能参
加，一般团员想上也上不了。”时隔
34年，余晶波仍是一口一个“我们突
击营”，仿佛那些岁月并没有走远。

由宁波市优秀团员青年组成的
“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成立于1983
下半年的秋天，为修建宁波到北仑港
的铁路路基。当时的余晶波才22
岁，工作不到两年，他是市一院团总
支委员，团总支委里一共7名委员，5
名女同志，2名男同志，“听说那里条

件比较差，女同志不合适，另一名男
同志妻子刚生小孩脱不开身，只剩我
了。”余晶波说，当时还是很“庆幸”，
没人争没人抢，自己能顺利加入突击
营一连，也就是“先锋连”，成为一连
的卫生员。

怀着一腔豪情来到现场，余晶波
发现这里的条件何止“比较差”。“没
有自来水，只能抽河水上来，烧水做
饭用的是河水，洗脸刷牙用的也是河
水。我们连所在地明伦村全村只有
一部公用电话，路况也很差，基本上
大家都是‘通讯靠吼，交通靠走’。”

刚开始的两个多月里，全连乃至
全营卫生员只有余晶波一人，由于其
他连里没有卫生员，有时要负责几个
连两三百号人的健康。每天6点左
右要起来，夜里11点多才躺下，半夜
被叫醒去处理突发状况也是常有的
事。最惊险的一次，有人半夜突发快
速型心律失常，经余晶波紧急处理
后，连夜把他送到宁波第一医院住
院。

直到次年4月，突击营完成任
务，宣告解散。但成员间的情谊就此
结下了。“那几个月里，大家同吃同
住，夜里也经常在一起聊天。人来自
各行各业，话题也是海阔天空，具体
聊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但那种开心
又新奇的感觉还是记得的。”余晶波
告诉记者，至今，自己的手机里还存
有上百名突击营成员的电话，这么多
年过去了，大家还是经常联系，有时
也会聚在一起话当年。

“独苗”卫生员余晶波：
一人“掌管”两三百战友健康
至今存有100多位突击队员电话

人物简介：筑路那年，陈玉青
29 岁，是江北区团委负责人，任

“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三连指导
员。2010年从江北区妇联主席岗
位退休，如今是一名志愿者。

人物简介：余晶波，男，生于
1962 年，现任宁波市第一医院副院
长，时任宁波市第一医院团总支委员
兼内科团支部书记。

34年呵，我们的青春闪闪亮……

陈玉青。记者 滕华 摄

余晶波。记者 刘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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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大家都那么年轻，充满激
情。”回想起34年前参加共产主义筑
路突击营的时光，年近六旬的王雪芬
眉飞色舞，对她来说，那段日子弥足珍
贵，日记、照片她都保存至今。

王雪芬当时是三连的副连长，分
管全连100多人的饮食起居。1984
年大年初四，她带着十几名团员，赶在
大部队之前来到了驻地——育王寺。

忙活了一周，粮油米面到位了，各
式炊具到位了。寺庙里师傅们不吃肉
不杀生，但筑路青年们干了一天的粗
活重活，饭菜里总得有点鱼肉荤腥，不

然体力跟不上。为此，王雪芬找到方
丈，希望方丈能够通融。方丈同意了，
但也提出一个要求，不能用寺里的厨
房烧荤菜。于是，大家又一顿忙活，搭
起了临时厨房。

万事具备，大部队也来了，第一顿
饭却是夹生饭。“当时，我惭愧得不行，
眼泪都快下来了。”王雪芬说，大家没有
意见，夹生饭也吃得开心，但她和炊事
班的成员却连开了两场紧急会议，分析
原因，以后该怎么避免，“比起其他在一
线挥汗如雨的团员青年，后勤工作要轻
松得多，再不做好就太说不过去了。”

但事实上，所谓轻松的后勤工作
一点也不轻松。有的女同志，要清早
四五点钟穿过一片墓地去给大家买油
条；有的男同志，夜深了还在给大家修
理铲子等劳动工具。而炊事班的成
员，天天给大家做饭，自己却往往是最
后才吃上饭。

怕大家下午劳动到一半会饿，王雪
芬就给大家做“下午茶”。“那时候条件
差，‘下午茶’也就是咸菜肉丝包和茶
水。”做好后她和另一名女同志一起抬
到工地，虽说离得不远，但老式茶桶少
说也有30多公斤，两人也累得够呛。

1984年 3月底，三连任务完成。
当晚，大家聚在一起，喝了庆功酒，吃
了一顿有鱼有肉的“大菜”，“吃完还不
尽兴，大家心里攒着一股高兴劲儿，一
群人手拉手，边走边唱，边走边笑，一
直从育王走到大碶，从天黑走到天
亮。”王雪芬说，现在想起来，多么傻气
又多么可爱。

李军。受访者供图

时隔34年，想起当时共产主义筑
路突击营里，人与人之间不分高下不
分你我的情谊，李军还是很动容。

1983 年，李军被借调到市检察
院。原单位一个电话把他叫了回来，
于是他成为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三连
的一名采购员。这是个重要的任务，
交给李军是因为他在部队有过帮厨经
验，又早早入了党，是团员青年们非常
信赖和喜爱的“大哥”。

“前一天晚上，厨师长把菜单交给
我，第一天一早，我和司机开着一辆小
货车到灵桥路的大世界菜场去买菜。
每人每天几毛线的伙食标准，我们都
想着法子给大家换换口味，增加营养，
怎么也得保证两菜一汤。”李军说。

由于采购量大，加上路况不好，
采购员的工作很辛苦。清明四五点
钟，多数人还在睡的时候，李军就起
床了，揉揉睡眼便上了车。赶到菜
场，又当起搬运工，肉、菜、蛋，一买就
是几十公斤，扛上扛下，大冬天也能
出一身汗。

“当时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一心就想把路修好。”李军说，
比如，进城去拿粮油采购卡的同志即
使到了饭点也要赶回来，说是集体的
饭香，其实是想多干点活；干部说是干
部，但没有人端出干部的架子，有困难

都是自己先上，热菜热饭都是让一线
筑路青年先吃。

李军后来和当时同在三连的一名
姓孙的女同志喜结连理。有人打趣
说，这是在突击营几个月结下的情缘，
人家修路，他修出个老婆。对此，李军
连连否认：“没有的事，当时大家都忙
得脚不沾地的，也就见面打声招呼。”
但这段情缘也和突击营有关。原来，
任务完成后，大家组团去黄山游玩，一
路上，李军和这名女同志热络起来，后
来又发现双方住得很近，走动就更勤
了，最后才成就了好事。

共产主义筑路突击营已经过去了
整整34年，李军也不再年轻，但那段
青春飞扬、激情澎湃的日子仍然深藏
心底，偶尔重温，嘴角便泛起笑意。

“后勤总管”王雪芬：
惭愧第一顿饭煮夹生了
咸菜肉丝包给战友们当“下午茶”

人物简介：王雪芬，女，生于1959
年，现任宁波市公安局技侦支队副调
研员，时任市粮食局专职团委副书记、
团市委委员。

“采购员”李军：
最怀念不分你我的战友情谊
突击营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人物简介：李军，男，生于1959年，
现任宁波市炊事机械厨房用具有限公
司职员，时任宁波市土产日杂有限公司
保卫科干事。

王雪芬。记者 刘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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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陈玉青：
““杂牌军杂牌军””率先完成任务率先完成任务
制作纪念册留住青春岁月制作纪念册留住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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